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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序转秋，秋意渐浓。

在庭院树木叶子落了快一半之际，他接到了一通来自大儿子高中导师的电话。

「梅先生，可以和您谈谈吗？是关于梅惟未来升学和就业规划的事……」

升学就业规划？

是了……他的「儿子」已经是高三生了。会有这样的事情找上门，是很正常的。

做为一位父亲的立场，他没有异议，也不该有异议的点头应允。隔天，趁开车接儿子回家之便，较放学时间提早半小时抵达学校。

在有着大片玻璃窗的面谈室内，他与儿子的导师隔桌而坐。对方递来一份排行全校第一的成绩单，和仅书写一句「想待在家里画图」的志愿调查表。

「太可惜了，他怎能不继续升学呢？」导师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：「梅惟重回学校后，成绩就突飞猛进，以他的实力，要考上哪间大学都没问题……」

「我尊重他的意愿。」他淡淡打断，眼神因那行熟悉字体而软化，泛柔。

但一转到窗外，这份柔软随即消逝无踪。

远方，余晖下的游泳池畔，被妙龄少女团团包围住的少年半裸身影，显得格外惹眼。

导师顺着他视线望去，也看到了这一幕。

「这群女孩子，前几天才要梅惟教她们防身术，现在游泳课又缠着人家不放，真拿她们没办法。」他无奈轻叹。「梅先生，

也看到了这一幕。　　「这群女孩子，这小子身手了得，样样运动万能，也是您教出来的吗？」

少年不知说了什么，女孩们全笑得前俯后仰，银铃似的笑声乘风飘来，针扎般轻刺着他的耳膜。他慢慢调回眼，有些心不在焉的点了下头。

「……梅家有代代习武的传统。」

「果然虎父无犬子。」导师笑了起来：「想必梅惟长得只像母亲吧？老实说一开始看到梅先生时我还吓了一跳，现在可是一点都不怀疑了，哈哈……」

「果然」什么？「不怀疑」什么？他木然掠去一眼，默不作声。

又锲而不舍的倾倒了连篇惋惜话语，导师终于起身，先行离去。

他依旧坐在原位，一动不动，宛如一尊雕像。

不知何时，风歇了，笑声停了。然后门「呀」一声开了，仅着泳裤的少年裹着毛巾跨进来，猫一般徐步走近。

「爸，面谈结束了吗？」

少年的黑发犹湿漉着，水珠沿发丝淌下，沿路滴落地板。最后甚至滴到了他唤作父亲的男人膝上。

「刚好，我也刚上完最后一堂课……」

「做什么？这副模样就跑出来，你想着凉吗？快把头发弄干。」他收紧下颚，目如鹰鹫，

猫一般徐步走近。

「噢。」少年连忙拉起罩体的毛巾，覆盖住头脸，两手使劲擦干发丝。

掀开毛巾一角露出的粉色小猫图腾，象征这是隶属于女性的物品。少年不知道，这正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——

–––––––

呼呼……终于敢贴过来了………应该有很多人看过这篇了吧

话说今天读一篇英文文章，看到这段的时候笑了：

「……But the German invasion of Poland was the last straw for Britain and France. The war was finally on.」(译：……但德国入侵波兰之举，

让英国和法国再也忍无可忍，世界大战的战火终于爆发。)

the last straw = 最后一根稻草，用来比喻令人无法忍受、逾越底限的最后一击。

这个中西皆宜的用法真是有趣XD

不过……DAD这座活火山就算爆发，

好像也是冷冷爆发的那种啊……(？)

[父与子]残酷 (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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轰然一声，椅子朝后仰去，翻倒在男人脚边。一下子被劈手抽走毛巾的少年错愕仰起脸，空荡双手仍无依的半举在空中。

「爸？我还没擦完……」

「没关系，惟。」他低低唤着由他亲自取的名。「我帮你擦。」

虽是这么说，男人的行为却似乎完全不是这一回事。

「可、可是……毛巾……」梅惟愕然看着被父亲扔在地上的纯白布料，尴尬的想弯下腰去捡拾，却被阻挠。

「呃……」他吶吶道：「这不是我的……不能弄脏……」

「我知道。」男人仍是轻声慢语，优雅长指一颗颗解开西服外套的扣子，缓缓褪下。「这条毛巾不要了，明天再买新的还她吧。」

「啊？为什……」疑惑的声音嘎然止住。

铁灰色的法兰西绒布迎面罩来，磨蹭着少年偏软质的发。隔着昂贵质料一下下按压的手劲是如此轻柔，近乎……情人间的爱抚。

「爸……」梅惟僵直站立片刻，终于忍不住略为不安的喑哑低唤。

规律温煦的来回指压因那声呼唤而沉窒了下，但心神不宁的少年并没有察觉。

「那个……拿西、西装外套来擦头发，太浪费了……」

「是吗。」男人停下擦拭的动作，双掌仍搁在对方额际，面无表情的垂眸端详。

「……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毛巾？你忘了带吗？」自小看着长大，他的惟明明不是迷糊的性子啊。

「不……我有带，放在更衣柜里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上完课后就找不到了。这条毛巾，是一起上课的同学好心借给我的。」

「女同学？」

「嗯……」顿了顿，似乎觉得该解释些什么的又道：「女生嘛，比较细心，总是会多带一条备用的，男生就不会了……」

「原来如此。」男人彷佛理解了，拿开外套，翻转过来将干的那面覆在对方赤裸的肩头上，五指慢慢梳理着被揉得凌乱的翘发。

「真是麻烦……惟。」他忽道。

「『麻烦』？」

「应该把你转去帛宁念的男子学校的……不，如果可以，一开始就不该让你去上学。哪里都不准去，什么人都不准见。」

「……」没料到会听到这样的话，梅惟愣愣的睁大了眼。

「你想要学什么，我都可以教你，或是请老师来进行一对一的远距教学。你只需要待在家里，除了我，没有任何人、任何外物可以碰触到你，永远……」

「……爸？」

「啊，头发的水流下来了。」

「咦……」

梅惟惊吓的低头瞠视在自己乳首上拨弄的长指。前一秒，耳旁一撮湿发凝聚出的水珠刚承受不住重量滑落下来，正好积聚在那小小的粉色突起上。

「用这种外套擦，果然没办法擦得仔细……不过，我也不许你使用那毛巾。把已经沾了你气味的东西还给那女孩，更是想都别想。你能了解为什么吗……惟？」

「呜……啊……」梅惟攀住男人隐隐浮起青筋的手臂，弓起了身，我也不许你使用那毛巾。把已经沾了你气味的东西还给那女孩，因粗糙姆指指腹顶住那一点的执意辗压而痛苦蹙眉。

「能触摸你头发的，只有我的手；能看到你全身肌肤的，只有我的眼睛；能将你这儿的水弄干的，只有……」

语尾被陡然拔高的抽气声盖过。反复的拧捻揉掐下，原本青涩的果实像一夕间熟透似的，泛着湿润水光，娇艳鲜红欲滴。然后，被培育的男人一口吞了进去，恣意舔弄品尝。

「你懂了吗？永远记住了吗？惟……」

「爸、爸！？不……不要这……啊……！」

小巧果实被利齿狠狠咬了一记，接着是彷佛要隔着皮肉肋骨吸出心脏般的强力吮吻。少年全身剧颤着仰高脸，肩上的西服外套掉落下来，原本青涩的果实像一夕间熟透似的，平铺在身后桌上。

随即他被拦腰抱起，放倒于充满熟悉男人气息的软绒里。

「等、等一下……」

他慌乱起来，试图想挣离对方怀抱，不惜动手。但他的每一招一式皆来自眼前抚育他长大的男人，一番纠缠后，他仍仰倒在长桌上，剧烈喘息，大张的四肢完全呈现投降姿态。

十指颤巍巍插入散落胸前的墨黑发丝，却连抓住的力气都没有，遑论推开。少年茫然睁着溢满水气的眼，剧烈喘息，任怀里那人肆虐上身每吋肌肤，唇齿流连过的每个地方都像火烙般炙疼。

「啊……爸……」

胸口、锁骨、喉结、下颌……一路往上。连在东方只有恋人间才会彼此结合的双唇都要沦陷那刻，惊惶的少年终于忍不住再次哀鸣出声。

「不要……爸爸……」

那是自小到大不知唤了几千几万回的称谓——

尽管此时此景听来，吊诡异常。

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—

汗　歹势又出来煞风景了(众殴)

话说，从10/30那天交完BB稿子，就没再打开WORD写一个字，

终于……算是从倦怠期(?)爬出来了吧….(再不爬出来也不行….眼见下一个截稿日又要来了|||||||)

这篇短篇…..咳……尝试以DAD的角度去写………..(默)

之前习惯了写BB那样的直白文字，忽然心血来潮回头填这篇，

吊诡异常。话说，

在文字运用的调整上花了一些时间…^^||||

预计上中下三篇结束…………应该吧|||||

重蹈当年(!)”暗恋日记”的覆辙就糗了….(这句话大概只有记性好的资深读友才看得懂XD)

P.S这周六有我和蓝大，北大的网上书友会，

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去会客室跟帖提出来，保证有问必答~~(众：又不是”有坑必填”，这种保证不稀罕啦= =)

还有…嘿嘿…今天要来抢东西……Rae的Bleach月历我要买三份，希望不会很难买…….也希望中午时间就可以开卖，

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去会客室跟帖提出来，

然后不要有病人快12点才来挂号这样………

[父与子]残酷 (下) EN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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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你在喊谁？我不认识。」男人冷道，撬开试图紧闭的下颚，强硬的将舌一点点顶进去，缠卷住不断闪躲的舌尖，汲取其中芬芳。

不是蜻蜓点水的慈爱之吻，也不是温温吞吞的浅尝轻吮。他要的是更多、更强烈、更深入的，连水份空气都一并掠夺殆尽的……

清甜的少年气息，不染一丝杂质的纯净，圣洁。对他而言，却是最毒性的罂粟，迷惑了心神，夺去了理智，让他心甘情愿的沉醉、上瘾、耽溺……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，无法自拔……

无药可解独一无二的毒……他的惟。

「爸、爸爸……？」

小嘴重重喘息着，在短暂的分离中迷惑低唤。原本略显苍白的瓣片，在接受绵密润泽后，已成鲜艳绽放的花朵。

「惟，我已经忍耐很久了。」他抬头，指腹来回摩挲那盛开的罂粟，不时又俯下，汲取其中芬芳。

不是蜻蜓点水的慈爱之吻，一遍一遍爱怜的亲吻。

「你喊的人，十七年前就死了。再让我听到你喊错一声抱你的男人，不只这张嘴，另一张……我也绝对会好好惩罚。」

「咦？可、可是……？」梅惟捏紧攥在指间的男人衬衫，如堕五里雾外。「爸，我不懂……啊！」

下半身陡然一凉，他瞬间刷白脸，不敢再妄动。仅有的短少布料被一举剥除后，如今他展现在男人面前的，是宛如初生婴儿般原始的姿态。也许十七年前……男人也曾在医院里见过。

「真是……才刚说，就又犯了。看来不好好惩罚一下，还是不行哪……」

「对、对不——」

「双脚打开。不够，还是不够……再开一点。抱紧我。」

「不！不要……啊……不行……这样好奇怪……爸……」

「喔，惩罚加倍。」

「啊……？为、为什么……我真的不……唔、啊！啊啊——！痛、好痛……不要…… 」

「惟，放轻松，别绷得那么紧。记得我教过的打坐要诀吗？静心，吸气，放松……对，别绷得那么紧。记得我教过的打坐要诀吗就是这样，再放松点。你瞧，这样……不就都吞进去了吗？」

「嗯、嗯啊……啊啊……可是……感觉好……怪……啊……」

「别慌……你可以的。梅家代代习武，你身上虽无梅家的血，筋骨却长得比帛宁更好，柔软度、强韧度、领悟力都远胜于常人。不管是武术运动，或是……，一定都难不倒你的，惟……」

「不、我不行……啊！不要……痛……呜唔……」

「抓稳了，惟，这还只是刚开始而已。忍着点……」

豆大的液珠自发间凝聚下来，落到泛白的小脸上。他知道，身下的人儿一定很痛……因为他也是。

被强行刨开扩张的窄道有多疼，被吞入紧紧箍住的肉身便有多痛。

那冲撞四肢百骸引人发狂的痛楚，只有一种途径，可以宣泄——

就是再一次撕裂。

抬高怀中男孩的一条腿架到肩上，暴露出衔着男物痛苦抽搐着的处子禁地，他将自己更深的送进去，像捣桩一样的激烈动作，一下重过一下的狠顶。

「啊……痛……！」

背上的坚硬锐片已经划破布料陷入皮肉里，野猫撒泼般的疯狂扒抓，他却恍若未觉。

「啊！唔啊……啊啊啊啊——」

挺进再挺进，撞击再撞击，像捣桩一样的激烈动作，耳边拔高的凄切抽喊让他心疼如绞，却又兴奋得浑身颤栗不已。停不下来了，只好捻起大张双腿间委靡的东西，紧握住上下搓动，试图给予僵直着任由自己侵犯的少年一些欢愉。

「啊……嗯、唔嗯……哈……嗯啊……」

神情痛苦摇晃不止的少年忽然闭上眼，将脸别到了一边去。

纯粹的痛喊中，只好捻起大张双腿间委靡的东西，逐渐糁入一丝若有似无的甜腻，夹杂刻意压抑的喘息。他着迷的聆听着，下腹的热流愈发炽烈。

当直挺挺的东西在掌心里颤抖着吐出一滩浊白，他同时将自己拔出，翻转男孩向下，把白液涂满肿胀的小嘴。不顾对方的惊叫挣扎，箝紧那窄腰又一举顶入到底——

不够，还不够。还想要，想要更多。

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呢？这种快要濒临崩溃的心情……

好想……就这样把怀里这个人揉进自己的身体里……

「啊……不要了……真的不行了……爸……爸……求你……」

「不，还差得远呢。」离餍足还差很远很远。「还有，你又喊错了。」

「呜……可、可是……爸——」

叩叩！

突兀的声音响起，像是以指节轻击着门扉。

「……爸？」

啊，清晰得几乎让人耳痛的呼唤声。

他霍地睁眼。

过了数秒钟，才看清周遭事物。一样的房间。一样的窗。不同的是，窗外夕阳已没入山头大半，天色灰沉，几点星子隐约可见。而……

他回过头。

敞开的面谈室门口，一脸微讶的少年正背着背包独立。略一迟疑后，有些局促的走了进来。

「爸，你睡着了吗？对不起，换衣服花了一点时间……」

少年一身齐整制服，纯白的长袖衬衫和深蓝长裤，掩去了底下看似瘦削实则柔韧的身躯。

他目不转睛的注视着，彷佛那具年轻的肉体仍赤裸着横陈在他身下，狂乱震颤呻吟，与他身上贲起的某一部分紧密相连。

「爸……？」低唤的声音里添了些许担忧。

雕像般的身体终于动了一动。

「没事……闭目养神罢了。」

一口气浅浅吐出，卷密的长睫垂下，覆住所有快满溢而出的想望。扫了眼腕间的表，他起身，谨慎的越过少年，连衣衫都不沾分毫。

「很晚了，快回家吧，惟。」

「嗯……爸爸。」

极轻的脚步声随即跟了上来，保持在身后一步的拘谨距离。他专注聆听着，神色漠然。

微甜的气息，彷佛仍在夜幕中悄悄流动。

这，真是一种残酷……

但愿终有一日，你能明白。


END

咳……(穿好雨衣顶好锅盖　绑好”我是虐攻派”的布条XD)

解释一下……….

「残酷」的时间点约在「父与子」实体书的第六章开头，也就是梅惟被DAD接回家里之后，那个”落叶之吻”还没发生之前。时序为秋天，

当时梅惟尚未满18岁，帛宁也还没返家。

这时的梅惟，仍全不知”父亲”对他的想法；而梅宸罡更不可能「真的」对”儿子”出手，苦苦压抑下仍如怪物般膨大的绮思，就是「残酷」这篇文的来源…..(应该可以窥见在本文中比较隐诲的DAD心情吧……逃~~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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